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王子与农夫(h) 作者:芝苒

“快~快~快抓住它！”一位身材修长，目光炯炯的美青年跃坐在一匹白色骏马，神情亢奋地注视着前方的狐狸，大声叫嚷着追逐。“舒斯陛下，请务必小心，前方就是密林了！”策马奔至舒斯陛下身旁说话的是他的近身侍卫长——费雷。

舒斯不屑地撇了撇嘴角，一掌击在了爱马的臀上，加快了速度。“陛下，陛下~”费雷狭长的桃花眼显出了担忧，还是一样的任性！

眼望着狐狸轻快地飞窜入树林，舒斯不甘心地一咬牙，不顾身后侍从的呼喊，一拉疆繩跟着狐狸进入了森林，舒斯专心致志地风中追着，浑然不觉已离皇家狩猎场越来越远，身后众人也已被他远远地抛至身后~

小狐狸灵敏地在矮丛中窜来窜去，舒斯技巧地驾着马紧跟其后，忽然，小狐狸灵巧地一转身失去了踪迹，舒斯一时间勒不住马，被惯力一推，便从前方的山崖上滚了下去~

安格擦着汗在田中劳作，附近忽然传来了一声重物坠地的声音。安格迟疑地起身，前方的山壁上便是底里斯帝国皇苑，不会是有人从那里扔什么东西下来吧。安格决定去看看。

很美的人，而且身上的衣服也很特别。他是皇室的人吗？怎么从上面掉下来？恩~还有呼吸，可惜这么好的白马。安格背起了舒斯，走回家。

将舒斯安置在唯一的床上，安格回身取水。

舒斯微微-皱眉。一股泥土的腥味令他不舒服，还有身下硬邦邦的触觉，迫使他睁开了眼。此时安格回来，舒斯眯起眼打量着眼前 的男人，健康而有光泽的肤色，高挺的身躯上包裹着厚实的肌肉——一个相貌平凡、粗野卑贱的农夫。

安格毫无察觉舒斯的眼光，单纯艰苦的环境使他憨厚耿直，尽管觉察到舒斯与自己也许不同，但也未往深处想。安格将水递给舒斯，舒斯看见水中不但有沉淀物，而且带着泥土的腐味，舒斯厌恶的用力一挥，水即时打翻在地上。

安格呆楞的杵在了一旁，许久，才呐呐地说：“你刚醒，别太生气了，我再去换一碗。”

舒斯嫌恶地瞥了瞥安格，小心地活动着身体，发现只是皮肉伤后松 了一口气，仔细地环顾四周——光秃秃的四面墙，角落零乱地堆着一些农具，只有一张床靠着窗子。舒斯鄙薄地确定这个安格果真是个贱民，不过自己在皇宫里呆烦了，可以借此机会好好地玩一玩。舒斯心安的坐在床上，等着那个贱民进来。

安格又端了一碗水，是比上一碗要干净多了。舒斯诡异一笑，猛地抽出缚在腰间的软鞭 朝安格的脸上狠很地砸去：“再去换一碗。”望着舒斯绝美的笑颜，因大力而颤抖的身躯，安格二话不说转身出去了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舒斯将自己喜怒无常的脾气使到了及至，动辄挥鞭打骂。舒斯不满意每天都吃土豆和黑面包，安格就用积蓄买肉；舒斯痛恨每天都穿着同一套衣服，安格就买来了衣物。有时安格也会为自己鸣不平，但转念一想舒斯是个病人，也就释怀了。

但是突如其来的负担不得不令安格延长在田地上的劳作时间，并且找了几份兼工，常常工作到深夜。

而舒斯百无聊赖，费雷始终没来找他，安格又一天到晚不见踪影，自己想找人发泄一下都不行。

饱暖思淫欲，舒斯从小在皇宫长大，耳濡目染了宫中的风流韵事，成人后更加身体力行肆无忌惮，拥有无数女眷，竟看上了自己的侍卫长而半夜摸上了费雷的床。尝过了甜头，舒斯更加一发不可收拾。现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安格，用他来排遣一下寂寞，也是理所当然。

等了好久，安格终于回来了，甫进门就发现舒斯坐在床上一言不发的望着自己。安格微感意外：“你还没有睡吗？”舒斯但笑不语，忽然掏出绳子，捆住了安格并用力将他摁在床上。安格望着舒斯那张美艳不可方物的脸，愈发犯晕。舒斯见他一脸呆像，冷冷一笑，抽出了软鞭，不断抽打着他，一鞭又一鞭撕裂了安格的衣服，撕裂了他的肌肤。眼见着安格浑身布满血痕。妖冶的红映着凝重的黑，更加激发了的舒斯的嗜虐性。

安格愤怒地瞪着舒斯，他不明白自己的善行为何却换来了这样的对待。安格的反抗令舒斯异常兴奋，这与他在宫中鞭打男宠一点都不一样。舒斯满意地看着安格，望着他因愤怒而明亮的眼眸，因激动而颤抖的嘴唇，还有因鞭打而充血的藏在破损的衣物中若隐若现的乳头，舒斯的下腹已经蠢蠢欲动。

舒斯着迷地舔舔唇，扔下皮鞭，爬上了床。舒斯缓缓地用手爬过安格的眉羽，鼻头——猛地将手插入安格的口中，反复摩挲着安格粗厚的舌头，不断地掐捏，并兴奋地看到安格迷醉的眼神。将手抽出，牵连出大量的银丝，滑下至安格的 胸膛，温柔地爱抚胸口上的伤痕，安格吃惊地望着舒斯，不理解他前后态度的不同。舒斯忽然将指甲狠狠地刺入溢着血水的伤口，使劲的挖掏，安格痛极大叫，舒斯愈加兴奋，不但不停止，反而撕掉了安格的衣服，拉扯起他的乳头。安格浑身打抖。舒斯专注地玩弄着两边的红珠，不断地用手挤压，用指甲戳着，仿佛要把它们从这具身体上挖下来一样。

安格被剧烈的疼痛感折磨地昏昏沉沉，浑不觉舒斯已将目标移至他的下腹。舒斯轻柔地用手按揉着安格的阳具，待他抬头后，便使劲的套弄着它，直到它又红又肿在自己的手中壮大。安格被一阵强过一阵的快感惊醒，小腹又胀又酸。抬头一看，舒斯已经将他纤巧的头颅凑了上去。安格惊慌地大叫：“不行……”可不久，就被一阵摄人心魄的快感冲击得头脑空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舒斯不断地用舌头舔弄安格的巨大，用牙齿刮搔着龟头，安格憋不住浑身的舒畅，轻叫出声，舒斯眼中邪光一闪，伸手卷住了阳物周围的一撮毛，狠狠地扯了下来！安格残叫，喷出了一股浊液，紧接着尿液缓缓流出。

“失禁……”舒斯轻笑，，又开始搓着下面的两个大球，让它们互相摩擦。没多久，安格又有反应，阳具开始肿大，但一变大，舒斯就掐住了前端，安格只觉的一股热流在小腹周围窜来窜去，那里既疼又麻，好象有千万根小针轻轻地扎着。

男根已经变得又紫又红，一阵满涨的尿意一次又一次地向前端涌去，安格被折磨地面无血色。舒斯戏道：“很想要吗？”用手指弹了一弹，黑根马上有了强烈的反应。“好厉害呀。”安格又羞又窘，却又止不住凶猛的欲望，心中既惭愧又恼怒，生平头一次遭受侮辱，安格狠狠地盯着舒斯。

舒斯不怒反笑，慢慢地开始脱自己衣服。安格呆愣地看着眼前如同温润白玉的身体，肌体上尚有伤痕，经过多日来的修养，伤疤脱落，留下了几道粉红色的初生肌肤，两相交映，隐隐透出一种淫旖之色。安格口干舌燥，雄壮又肿胀了几分。舒斯跪坐在安格腿间，低下头细细吮吸，直到它泛出一片水光，舒斯岔开了双腿骑乘了上去。蓦的，安格被那股销魂蚀骨的快感所驾御，用力往上顶撞，不断的用阳具周围的粗毛刮弄舒斯娇嫩的内壁。舒斯被潮水般的快感打的抛下了自尊，放肆迎和着安格的冲撞。舒斯动情地夹紧臀部，努力地用渐渐湿润的甬道来感觉安格。

安格什么也不能想，什么也不愿想，一味向前冲着。安格又狠又快地压迫着肉壁，舒斯不住弹跳，酥麻的刺激感让他浑身透着红光，肉柱以难以想象的灵巧运作，一下又一下的戳着舒斯的敏感点，舒斯难以自制地狂乱了起来，指甲掐进了安格的鞭伤，已结了一层血痂的伤口再次流血，看那鲜活的血液，听安格因快感和痛苦而发出的叫喊，舒斯更是血脉偾发，臀部加大幅度的摇摆着，肉体相互追撞着，发出淫靡的“啪啪”声。

冲刺的速度不断加快，安格已经被及至的快感逼至高潮的临界点，身体被舒斯又抓又咬，尽管是舒斯承受着他的攻击，但感觉上更像是舒斯侵犯着安格。安格将舒斯死死的压在床上，手掌大力地揉捏着舒斯的胸部，用掌心感受着蓓蕾的挺立。下身更是勇猛地戳刺着。舒斯半眯着眼娇嚷，不觉用双腿紧紧地夹住了安格粗壮的腰身。

突然间，安格猛地一下抽了出来，舒斯的体内顿时空虚了，舒斯不满的抬头，见安格背对着他，想要自己解决，舒斯火大的将安格扯了回来，两腿使劲往回收，安格顺势闯入了舒斯秘地的惯力迫使他大力地抽插，不久舒斯只觉得一股热流冲击着自己体内的敏感点，他反射的一收缩，喷出了灼液，内部的肌肉痉挛，安格哆嗦着忍不住又是一顶，竟然再次失禁。

舒斯感觉到了股间的湿意，一看又是一滩黄浊的尿液，不禁失笑：“呆子，很舒服吗？”眉间含笑睨着他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舒斯身上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。但舒斯仍然是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，没有半点收敛。安格天性淳厚，又与舒斯有过了关系，心里早已将他看作是自己人，因此从不反抗他。

舒斯只要一有空仍然会鞭打安格，甚至会加重刑罚。

“安格，这样舒服吗？”

“恩……舒……服……”

舒斯又是一鞭烙在了安格的乳首上，“大声点，我听不见！”舒斯佯怒。

“很……舒……舒……服”

“是吗？看来我要多给一点……”舒斯不停地挥鞭抽打。

此时的安格已被粗大的绳子给绑在了床柱上。阳具被缚的牢牢的，兀自滴着白浊的液体，上下滑动的喉结，红紫的肉体以及肿胀挺立的乳珠，在在诱惑着舒斯。他像猫一样，爬上了床，趴在了安格身前，用鞭子将安格的脖子缚住，让他的喉结凸出来，显得性感惑人。舒斯边引诱的轻咬着安格的喉头，边迅速解开安格的绳子，并且敞开了自己的衣裳，伸手在私处搓了几下，让安格的粗大又快又急地进入自己的幽穴。

两人情热如火地翻滚在床榻上，安格奋力地攻击着，双方皆声嘶力竭地大喊，流下了滚烫的汗水，床铺剧烈的摇晃着，发出了“嘎……嘎……”的响声，仿佛载不动他们的热情……

光阴荏苒，舒斯沉溺在这种感官的快乐之中，无法自拔。他发现他对这样的生活非但不厌倦，反而乐在其中，对木讷的安格非但不厌烦，反而越来越喜欢他。但是自己能这样一直下去吗？费雷总会找到他，就算费雷不来找他，一个皇位继承人的自尊也不允许他从此堕落下去。

入夜，舒斯不再依偎着安格。他明白他必须得走。窗外皎洁的月色，铺 在了身旁人的脸上，舒斯想起了在皇宫的日子，以后能再见面吗？以后能再有这样的时光吗？

不走不行了……舒斯慢慢起身，走了出去……

“陛下,这个公文–––—”

“好了,你们不会自己解决吗?统统下去!”

“陛下,最近心情不好?”费雷在身旁问.

舒斯瞥了一眼费雷,没有回答.自从一个月前只身回到皇宫,得知费雷因剿灭叛军而未能来找寻他,被派去寻访他下落的人皆被叛军杀的杀,抓的抓,余下的不是畏于叛军临阵脱逃,就是力不从心,回天乏术.

舒斯照例处罚了几位将士,只有费雷镇压叛党有功而免去了刑罚.

费雷见舒斯一脸高深莫测,当下不再多问,欠身行礼后退了出去.

舒斯冷漠的看着费雷的背影,一个影子却悄然出现在了心间.他过得好吗?他是不是已经带着自己派人给他送去的金银珠宝远走高飞?他会不会想自己就象自己想他一样 ?舒斯着了魔似的问自己,但问题始终没有答案.

“陛下,您还没睡吗?”费雷不知何时来到舒斯的寝宫.

舒斯微眯着眼,打量着自己的心腹,白色丝织外套,领口一直开到腰腹,下身是黑色皮质长裤,裹出了他修长的双腿及细韧的腰身.

月光印色在费雷的脸上,隐隐透着鬼魅.舒斯仿佛是受了蛊惑般,将他压在了自己的身下.他发了疯似的啃咬着费雷白皙的肌肤,很快的费雷的身上到处都是渗着血丝的青肿.舒斯泄愤地蹂躏他,不间歇地在湿软的秘道中穿行,一再刺激了某点后,舒斯到达了眩目的高潮.在费雷的身上大口喘气,肉体的快感尚未退去,但心灵的空虚却越来越大.

沉默的大殿内笼罩着庄严肃穆的气氛,舒斯已坐上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黄金椅,但现在的他如木偶泥塑般呆滞,如死囚般冷僻.

费雷静静的杵在了一旁,眼底闪过了一抹诡异的色彩––––-

舒斯已不知多少次的凝望着安格的方向,与安格亲热的片段不停地在脑中回旋,好想他呀!舒斯意乱情迷的张开了大腿,用手弹挤着两个圆球,大力的摩擦着.

“啊–––安格–––—再快一点–––—”

宫门前的两人听到了这声娇喘皆是一僵,首先回过神的是舒斯,他惊诧地望着其中的一道人影––-安格?!

“陛下,我把他带来了!”费雷恭敬的说.

舒斯满脸红晕,起身就跑,安格追了上去,费雷紧随其后.安格眼明手快,一下 就把舒斯摁倒在床上.

两人发狂的纠缠在一起,费雷波澜不惊,浅色的眼珠罩着一团浓雾,时淡时稠,兜着眼旁的白,更显的鬼气.他缓缓的解下自己的衣物,赤裸的身体白的发青,披散开的长发笼住了脸庞,叫人看不清表情.

三个人一起被卷入了欲望的旋涡,不能自拔––—

“恩–––-”费雷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环紧了身上的舒斯,承受着他一下一下的冲击.舒斯奋力地朝前冲去,浑圆的臀部有力地摆动出一圈又一圈的弧度.安格动情地望着舒斯耸动的性感背脊,趴在了舒斯的骨骺,贪婪地舔弄着.舒斯大叫一声,受不了这样的鼓惑,更快地冲驰.费雷尖叫,抓紧了床单,努力附和着节奏.安格抬起身子,将自己的炙热地冲塞进去.

“啊–––—”舒斯与费雷同时叫出声,快感一下子加强了数倍.安格不顾一切直捣禁地,眼前只有两具白裸纠缠的肉体.舒斯大幅度前后运作,费雷甬道的温软紧紧的吸附着他,安格的热烫又满满地涌动在他的后穴.舒斯只觉得眼前一片白灼,便亢奋的叫喊着到达了高潮.在失去意识之前,他只听到身后两人如野兽般的叫喊––––-

“恩–––”舒斯悠悠醒来,身下的触觉既凉又硬,头似乎有千斤重,身上更是处处酸痛.舒斯勉强支起身子,去发现这根本不是自己的寝宫.

“你醒了吗?”一个熟悉的声音让舒斯意想不到.

“费雷?”

“陛下,你对我刚才的安排可满意?”

“–––—”舒斯心中一个咯噔,他竟忘了安格是怎样进入皇宫的?怎么会有人知道安格与他的关系?那个人又是怎么知道的?舒斯将心中的疑问与现实一一联系起来,推断出的结果令他不寒而栗.舒斯惊恐的睁大了双眼––––-

“是你–––—”

“陛下好聪明!”费雷讥讽地笑了.笑中似乎有掩不住的悲怅.

“为什么?”舒斯冷静下来.

“–––––-”

你问我为什么?是啊,为什么,为什么你要改变?那天是我设计让你摔下了山崖,是我属意他们不去找你,因为我需要时间,让自己的羽翼丰满,但我始终放不下你,我想接你回宫.却让我撞见了你和他––—我从未见过你有这样的眼神,包含了爱意与热情,而你却从未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!我恨我恨!

最终你还是回来了,我随便用个理由来搪塞你,你却不疑有他––-你还是这样信任我?我恨你,但我也––-爱–—你呀!

我见你日日沉默,夜夜伤心,我忽然明白你怕是永远忘不了他了!我带他来,在自己的私处涂上了迷药,我沉醉在你前所未有的热情之中–––-

但那只是一场梦,当我带着犹残留你余温的身体斩杀反对者时,我的心也在淌血!

“你可以走了,以后再不要回来!”

舒斯望着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,百感交集,舒斯蠕动着嘴唇,心中的那一句话却怎么也问不出口––-你为什么不杀我?

费雷最后望了他一眼,头也不回地走了––—飞吧,我心中的小鸟,你不爱我,但我却会永远爱你的–––—一行热泪划过了他的面庞,随即隐没在风中––––-

舒斯走出了皇宫,来到了狩猎场.

“安格!”舒斯大叫,他看见安格毫发无伤的躺在草地上.

“舒斯?”

“死呆子,是我!”舒斯止不住满腔的热泪.

身后和煦的阳光撒满了大地––––––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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